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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海的天很蓝，像覆盖着一块纯蓝色的绸
缎。没有风的海，静得日日夜夜拍打海岸、沙滩
的浪涛都回家睡觉了。阳光也很美，少了些夏
日的燥热和冬日的矜持。没有云的阻挡，心情
大好的阳光带着比金子更耀眼的颜色，从天空
直射下来倾泻在银色的沙滩上、玻璃般透亮的
海面上和苍翠欲滴的山林里。顷刻间，我听见
了阳光撞击沙滩、大海和地球的声音。这声音，
比我小时候站在旷野上的呐喊声撞在断崖上的
回声，还要响亮、悦耳、动听。

我在客运港买了一张前往涠洲岛的船票。
踏上游船，脑海里尽是那宛如一头巨大鳄

鱼沉睡在海上的画面。船启动了，机器的轰鸣
声将我从想象的画面里拉扯回来。我看向码头
的水面，可能是船桨的搅动，抑或游人走动的脚
步声，打破了海港的宁静。水面上冒出了大小
不一的泡泡，它们如洁白的珍珠，又似山野里绽
放的白色野花，倾尽生命的色彩装点着海港的
美丽。戴着“珍珠”的海港引起了太阳的注意。
深情的太阳抛一个媚眼，洒下一片日光，海港欢
腾起来，我听见阳光落在“珍珠泡泡”上的欢声
笑语。

船朝着涠洲岛方向驶去，小心翼翼地在蓝色
的玻璃上、在平静的大海表面划开了一道裂纹。
大海撕裂的瞬间，没有声音，没有滴血，也没有痛
苦，还用蓝色的身体，撑起一船行者的梦。

当船驶过，方才推开的浪奔涌回来，像一位
外科医生般迅速将裂缝缝合。海又恢复了平
静。倘若不仔细观察，根本察觉不到船刚刚从
一片载满春光的海域上经过。

没有风浪的海面，船走得很平稳顺畅，连一
丝摇晃颠簸都没有。这也消除了晕船的顾虑。
站在窗前，望着一眼看不到尽头的大海，竟生出
错觉：船停在了海里，既未前行，也未移动。

我尝试着在一望无际的海面寻找参照物。
目光跟着落进大海的春日暖阳四处搜寻，曾以
为我会在海面上找到一个赶往海的彼岸交流的
生态卫士——红树林的“种子”，或者见到一条
自由玩耍的、快乐吐墨汁的墨鱼……可惜干净
的海面上连一片树叶、一个漂流瓶都没有。

这让我产生了迷失在大海中的错觉。
迷茫之际，一群海的天使——穿着洁白衣

裳的海鸥，张开短而有力的翅膀在海天之间飞
行。我的目光追随着如雪花飘舞的身影，远处
的海面喷出一道高高水柱。海鸥兴奋鸣叫着。
它们知道，跟上鲸鱼就能找到鱼群粮仓，甚至不
费吹灰之力从鲸鱼嘴边捡漏。

船开着开着，一个海岛雏形浮现眼前，船舱
里的游客们叫喊着：“涠洲岛到了！”“鳄鱼岛到
了！”……岛上有一根柱子，上面吐着火舌，白天
它的光亮被阳光吞噬了，只有火的颜色在柱子
上跳动，想来真正发挥作用应是夜晚。

下了船，走在岛上，公路两旁尽是芭蕉林。
或许因岛上风大，芭蕉树生得矮壮，却顽强扛住
阵阵台风。虽矮，仍挂满青涩的芭蕉串。初见
芭蕉林的我激动地跑进林中抚摸，还顺手摘走
一根。说我是小偷也罢，反正我对这片蕉林爱
得深切。带着这根芭蕉在岛上采风，看着它由
青转黄，闻着飘荡全岛的蕉香。

除了芭蕉，岛上的树亦是我的挚爱。
涠洲岛上是很难见到落叶的树。行至路

口，忽见一株正抽新芽的大树，叶芽嫩嫩短短
的，海风从涠洲岛的各个方向吹来，满树的叶子
在树上欢笑，听着树叶的笑声，看着舞动的叶
子，我感觉春天的树叶正被海风一点点地吹开，
一点点地吹大，一点点地吹出美丽的叶形。阳
光照过来，每一片叶子绿得发光发亮，叶子上生
长着的叶脉，如一根根绿色的血管，将春天的能
量输送到叶片的各个角落。

此次上岛，并非独游，是与文艺创作社团的
大学生们同来采风。岛上每块石头、每棵树木、
每粒尘土都令我们好奇。

沿着岛上的公路走着走着，不觉行至五彩
滩。此时，退潮不久，五彩滩上湿湿的，被大海

遗落在沙滩上的积水，一洼洼分布在礁石上，它
们如五彩滩上一只只澄澈的眼睛，在阳光的照
耀下亮亮堂堂的，如反射着白光的镜子散乱地
分布在沙滩上。

走在五彩滩，感觉春日阳光正与海水争夺
领地。阳光猛烈进攻，海的湿冷节节退让，除却
积水处，礁石渐染上太阳的温度。

近看积水，困着未能随潮归海的小鱼、螃
蟹及未曾谋面的海洋生物，它们见过大海的宽
广深邃，却未见过“世面”，见我靠近便惊慌转
圈。出于怜爱，我喝光矿泉水，装入海水，计划
着把它们抓进瓶子里带回去当宠物养。可惜
没过多久，它们就翻肚皮了。我不忍心看着这
小小的生命从我的眼皮底下离去，只好把它们
放回海里。

春日的海浪积蓄力量拍打礁石。立于礁石
上，忽有云团般的白浪扑来，湿漉漉感受着大海
的热情与咸涩。继续徘徊在五彩滩，石崖上蜿
蜒的浪蚀痕迹令我恍悟：大海亦想在大地留下
生命轨迹。循着浪痕走去，沙滩上散落着观海
人群。有人合影，有人踏浪，而我专注寻找贝
壳。掀开沙粒捡到大海的“耳朵”，倾听其中传
来潮声。远望海风推着高浪拍岸，卷走滩上等
待救援的小生命，它们带着不舍的神情，离开了
这片美丽的海滩。

涠洲岛上看海，海水是清澈的，海底的岩石
和海里的生物世界清晰可见。有一个带队老师
突然想游泳，他一个人不敢下海，邀我同游。我
们把衣服丢在沙滩上，跳进海里，平静的大海被
砸出两个窟窿。小鱼以为我们是天上掉下来的

“大饼”，忙跑过来亲吻我的肌肤。我知道它们不
怀好意，想吞噬我的肉体，奈何嘴巴不够大。但
我没有驱赶它们，反而和它们一起游玩。我把自
己当成它们中的一员，在五彩滩的海域漫游。突
然，一阵海浪冲过来将我淹没，再次起来的时候，
呛了满口咸涩海水，满嘴都是海的味道。

二

离开五彩滩，我们直奔火山口。
火山口的岩石黑黑的，上面有密密麻麻的

小洞。踩在火山岩上，我感觉每一个火山岩都
有生命，年轻的生命，它们随着海浪运动的节奏
在呼吸，心脏也在跳动，我的脚底隐隐还感受到
岩浆喷出来的余温。

站在火山岩上看海，远处的岛屿像一头猪
仔一样望着我，短短的鼻子，有点像我小时候喂
养的土猪。看着猪仔岛，心生几分亲切，同时也
勾起了我的回忆。白岭的山、水、田野、菜地等
一一浮现在脑海，浮现在眼前一望无垠的海面
上。

一朵归来的浪花扑在火山岩上，打湿了我
的脚，也打破了回忆里的画面。我的心也从故
乡收回了火山岛上。我对着海，对着故乡的方
向，对着曾经出现在眼前、脑海里的山峦、荒野、
村庄呼喊着：

“白岭，我带你来看海了。”
“你看，海的身体，广阔无边，你看，海的胸

襟，比蓝天还宽阔。蓝天容不下大海，但是大海
却将它牢牢地装在心上。”

火山岩边上，有许多被调皮的海浪塑造的
小洞，有的像水缸，有的像缺口的罐子，有的像
残缺的且在火中烤焦的蛋壳。有时浪花从海里
横冲直撞上来，咸咸的海水丝滑地落到水缸
里。我见无数朵浪花来过，可是它们怎么装也
装不满水缸。我有些好奇，海给它添的水跑到
哪里去了？我苦思冥想，张目四望，却找不到答
案。我想只有海知道，或者海里的鱼美人趁我
不注意的时候，将水缸里“浪花水”盗走了。

看海，听风、观石、察浪，别有一番风趣。
我发现火山岩上的浪和五彩滩的浪有着明

显的区别，性格也各异。当汹涌的波浪浩浩荡
荡向海岸线袭来的时候，团结的火山岩筑起一
道弯弯的海岸线，将它们半包围起来。海浪以
为它们如银滩上的沙子那样，想来就来，想走就
走，谁知，它们碰上了黑着脸的火山岩家族，像

打了败仗的士兵一样，偷偷摸摸地从海底以回
曹浪的形式流回去了。它们表面在进攻，实则
在后退，带着为数不多的浪花在后退。

三

南湾街是涠洲岛上一条非常有名的街。当
我们来到时，南湾街的灯次第亮了起来。走在
街上，一边是海鲜美食店，一边是海，正在涨潮
的海。没有月光的海面，往海里望去，海黑黑
的，深不见底。要不是听见海的声音，你根本不
知道背着黑夜在运动的是海，是涠洲岛的海。

雨不知不觉从天上掉了下来，掉进了漆黑
的海里，掉进了被灯光驱散黑暗的街道上。我
听着啪嗒啪嗒的雨声，看着地面，地面上印满了
规则不一的黑黑的印子，它们不是墨色，也不是
夜色，而是夜晚雨落在岛上的颜色。

我们在一家海鲜店的屋檐下躲雨，里面坐
满了来岛上旅游的游客，他们点了一桌桌海鲜，
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吃着海鲜，满是上岛的幸
福。躲雨的时候，老板担心我们被海风裹挟而
来的雨打湿，帮我们撑开了遮阳伞。我们也点
了一些海鲜和一些当地的特色美食坐在屋檐下
品尝。在北海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我，早就尝遍
了各种海味，对于海鲜已经没有当年的冲动。
但有一道叫“香蕉猪”的菜，勾起了我的食欲。

那是一段旧忆：2013 年，我们走在岛上，
路边的猪圈里养着一头一百多斤的猪，样子
和其他地方的猪没什么区别，可喂养的方式
却有天壤之别。其他猪吃饲料、吃猪菜，而那
头猪吃的是香蕉。主人砍一把青青的大香蕉
放到猪圈里，猪饿了想吃就吃，不急着吃也可
以等它熟了再慢慢吃。当时，我非常羡慕那
头吃香蕉的猪。晚上，香蕉猪端上来的时候，
筷子打架，一抢而光。香蕉猪肉质给我的感
觉，比平常的猪肉要结实、清香，口感也比它
们甜。可能是我见过猪吃香蕉的场景，还觉
得它有着淡淡的香蕉味。

那一晚，我们没有贪杯，也没有贪食，简简
单单吃了一点海岛晚餐，雨一停就一起赏夜景
去了。

岛上的路湿漉漉的，除流淌在路上的水声，
还有夜风的呼呼声。夜风可能知道我们今晚要
环岛游，故意把天上的云吹开了，月光照在路面
上，比平日里亮了许多。栖居在岛上的海鸟，因
一下子不习惯突然来的光亮，误以为天快亮了，
在岛上的丛林里叫了起来。

我们听着岛上的虫鸣，鸟叫，打开手机的电
筒在路上走着，有时月亮会躲进云层里，云朵将
月光挡住，甚至将光反射回天空，夜空依旧可
爱，依旧迷人。我们还看到月光照在其他云层
上的光亮，夜晚的云朵也有了白天的色彩。我
们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没有其他光的干扰，手
机电筒的光异常明亮，我们时而拿着，时而对着
乌云里的月亮晃动，光一闪一闪的，我们就像一
群落在涠洲岛上的星星。

那晚，我们走到很晚，直到虫子睡了，鸟儿
睡了，狗也睡了，连岛上的风也睡了，才回到村
庄的农家里睡觉。次日凌晨，太阳还没有出来，
我们就跑到海边看涠洲岛上的日出，继续跟踪
观察海风、海浪、沙滩、礁石、海岛生物。连续数
日的跟踪观察，海岛的一切都和我们发生了微
妙的关系，岛上的水，岸边的礁石，洁白的浪，失
眠的海鸟，也有了人类的情感。

日出前逃离大海
我们还年轻，渴望在路上。有一年五一，我

跑到广西大学叫上保兄乘着绿皮火车“哐当哐
当”去了钦州，再叫上在钦州上大学的朋哥，三
人搭中巴车直奔三娘湾看海。

路是海边的山林路，尖利、不规则、大小不
一的石头凌乱散落，车轮在凹凸路面上行驶，我
们被颠得痛苦不堪。

到了三娘湾，光着脚在沙滩上走了一会，就

到海里玩水、到礁石上滑上滑下。海边的礁石
看似光滑湿润，实则一点也不滑。站在坡度长
长的礁石上，童心未泯的我，尝试回味一把童年
玩泥滑滑梯的快乐。于是，壮着胆从礁石滑到
海里，滑一下停一下，礁石的摩擦力太大了，虽
然断断续续滑到了海里，但是皮也磨掉了一层。

忽然听到一名游客在海边呐喊着组团出海
看海豚，我有些冲动，跑过去报了名。北部湾的
海豚，读大学时听钦州的舍友说起。那舍友姓
容，爱写诗和对联，有一次写作课上，他写了一
句诗：“北部湾的海豚在飞扬。”拿给我看，虽然
我当时没见过海豚，但是诗句描写的北部湾生
机勃勃的海洋场景、画面深深吸引了我。于是，
二话不说，叫上正玩得欢的兄弟一起乘船出去
看海豚。

五月的阳光，照在蔚蓝的海面上，海风吹过，
泛起浅浅的笑容，一荡一荡地向我飘来。船往海
里开，离海岸线越来越远。我回头看看北部湾三
娘湾段，它在视野里越拉越长，轮廓也越来越清
晰、完整，我好像对北部湾的整体海岸线也有了
感觉。突然，我感觉海面上有些东西在跳动，小
小的、白白的，密密麻麻的。我好奇地伸出手，它
们撞击我的手掌，我快速握抓，收回来，张开一看
是一些会飞的小鱼在我的手上跳动。我想它们
可能受到惊吓了，才会惊慌失措地从海面上跳起
来，于是我把这些抓到的小飞鱼放回海里。

船开着开着没了声音，也不动了，我以为船
坏了，有些慌。此时，船长起身告诉我们这是海
豚经常出没的海域，要耐心地等，大家运气好的
话会遇见。我们一船的人谁都没有说话，望着
眼前和天空一样蓝的海域，心里默默地祈祷，眼
睛还不忘在海里搜寻。

漫长的等待后，远处的海面出现了两个小
白点，慢悠悠地移动。船长告诉我们那是白海
豚。大家都兴奋地叫起来，是中华白海豚！它
们慢悠悠地游着，当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我
们发现两只白海豚中间还有一只灰黑色幼年小
海豚，我想它们一定是一家三口。它们游过我
们所在的海域，消失在蔚蓝的海面。

回到沙滩，太阳快落山了，望着掉进海里落
日，天瞬间暗了下来，我们想跑出去搭车回市
区，可是所有回市区的车都已经走了。我们只
好回到海边，路过一家海鲜店，我好奇地看着装
在玻璃箱里的海洋生物，有的像蛇，有的说不出
像什么。我以为它们也如江河湖泊里的鱼那么
温顺，刚想用手去逗箱里的石斑鱼，立马被老板
呵斥住了。后来，我找来一根筷子，伸进水里，
石斑鱼如箭一般游过来，“嗖”的一声，水一阵晃
动，仔细一看筷子只剩半截。我庆幸老板制止
了我，要不然我的手指肯定被石斑鱼吃掉了。

晚上的大海一片漆黑，虽然天上有星星闪
烁，但星星那点光不足以照亮大海。沙滩上，只
有绿皮棚屋和海鲜店那一带亮着。我们听着浪
涛拍打沙滩的声音，打开手机电筒在沙滩上找
贝壳，捡到的贝壳总不尽如人意。

夜深了，海风肆虐地吹着。冷的不单是我
们，还有那些没有订到住宿的游客。大家不约
而同地在海岸寻找木柴、椰子树叶等烧火取
暖。我们围在火堆旁聊天，听陌生人讲述看海
故事。我们在几棵椰子树间找到了两个吊床，
轮流躺上去休息。躺在吊床上，感觉身体的温
度被海风无情地掠夺。冷得我们不得不舍弃它
们，找一面墙蹲着、靠着，相互挤着取暖。我把
手臂缩进衣服里，抱住肚子取暖。冷让我们睡
意全无，冷让我们不想言语，我就这样冷着、听
着兄弟们牙齿碰撞的声音在海边过了一晚。

翌日，天蒙蒙亮，城市的第一班公交车载着
一车人来看海，虽然我没有见过海上日出，但是
实在冷得难受，看着一个个奔跑进来的人，我们
抛下海上日出的壮观景象，离开大海，搭上公交
车回到市区。

（作者简介：盘小春，瑶族，广西作家协会会
员、广西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广西民
族报》《南方文学》等，曾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
奖、第二届广西网络科普作品创作大赛一等奖、
“海上丝绸之路”散文大赛三等奖等。）

涠洲岛上看海涠洲岛上看海（（外一篇外一篇））

涠洲岛一角涠洲岛一角。。


